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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方言表示"乳汁"义的读音*

谢留文

提要 客家方言和粤语表示"乳汁" 义的读音比较特殊。从语音的古今演变来看，没

有共同的来历，从相关少数民族语言来看，也不存在借用的可能。本文从吴语、徽语、赣

语、闽语等汉语南方方言的儿尾和儿化现象出友，认为这个读音是一种儿化的残迹，并;对

客家方言这个读音可能的儿化方式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客家方言;儿尾;儿化

汉语方言表"乳汁"义一般说"奶"，比如北京话说"奶 [nai21汀，南昌话说"奶 [lae I 3 ] ，

这个读音来源于广韵上声蟹韵奴蟹切:乳也。客家方言表"乳汁"义的读音比较特殊，下

面举广东、福建、 江西、台湾、香港的客家话为例，具体读音如下:

梅县 nE旷 翁源 nEn2 连南 nen" 河源dJian 清溪 clen

揭西d1en 武平 neIJ" 长汀 neIJ" 宁化dJieIJ 宁都 nam"

兰都 nen" 西河 nen" 香港 1m" 安远 CllÎIJ 龙南nan"

全南 Cnen 定南 d1an 铜鼓nan" 石城 nan" 瑞金d1en

阳春三甲nan" 信宜思贺mm" 信宜钱排nan" 高州新桐nin (高舒变调 55)

电自主l、琅nen" 化州新安nm" 廉江石角nm" 廉江青平d1en 阳西塘口mm"

中山隆都d1en 挑园 nen" 奉新澡溪nan" 增城程乡len" 陆川 I nen" 

惠州市区d1en 深圳沙头角 clen 从化吕田 lan" 中山南荫合水 nien"

其实表示"乳汁"义的读音许多客家方言同时也表示"乳房"义，但有些客家方言表

示"乳房"义还要在这个读音后加一个词尾"菇"或"枯"，如石城方言叫 "nan" 菇"，梅

县方言叫 "nen" 帖"。本文只说表示"乳汁"义的读音是为了讨论的方便。

从声母来看，这些读音都来源于泥母(古泥母字在河源、 宁化方言逢细音读[IJ]声母，

在清溪、 香港、深圳(沙头角)、从化(吕回)、增城(程乡)逢洪音读 [1] 声母);从声

调看，读阴平、上声或去声:从韵母来看，都读阳声韵。但从韵母的古今演变来看，这三

十八个客家方言无法找出共同的中古来历，也就是说这些读音没有共同的历史来源。这个

.本文是作者 2001 年 l 月至 12 月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进修和学习期间写成，文章承蒙丁

邦新先生、 张洪年先生指正多处. ì董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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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音是怎么来的?刘镇发 (1998) 认为，"乳房"一词壮语有 [numJ 一读，泰语读 [nomJ ，

客家方言的这个读音可能与少数民族语言的读音有关系。笔者以为，这个问题并非如此简

单。

我们来看看少数民族语言"乳房、乳汁"的读音，根据《壮伺语言词汇集)) (1985) , "乳

房、乳汁"的读音如下:

乳房 乳汁

壮 na:u5 yam4na:u5 

布依 me4 zam4口1e4

临高 no?7 nam气1O?7

傣西 t运u3num2 nã町14num2

傣德 ?U1
; lm1 lam4 ?u1 

?U1tau3 10m2 

伺 i3 ; kUIJ 1mi3 mr; KUIl 'ml 自li3

位佬 ne6 kyo5ne6 

7k tju4 lu5tju4 

毛难 se1
; tse5 se1 

黎 tsei 1 nom3tsei1 

上引大部分少数民族语言都不读阳声韵尾，即使读阳声韵尾的也都是 [mJ 尾，而客

家方言除个别点外都读 [nJ 或 [IJJ 尾，即使是今天有 [mJ 尾的方言也是这样。这就很

难认为这个读音是受了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因为看不出受影响的痕迹。

既然从语音的历史来源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两方面都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就只能从

其他方面去考虑。是不是有可能是合音造成的呢?从上文可知，这个特殊读音在声母上有

共同的来历，都来源于古泥母字，韵母都读阳声韵。从这点出发，我们提出一个假设:这

个读音可能是由"奶+儿"的合音造成的。也就是说，这个读音是"奶"字的儿化韵。在

具体论述之前，先要说说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 L南方方言"儿"字的读音和"儿"尾现

象; 2. "儿"尾在汉语南方方言里的表现形式。

1.南方方言"儿"字的读音和"儿"尾现象

"儿"字在客家方言不是一个常用字，今天无法观察它的口语读音。"儿"是止摄开口

三等支韵日母字，在早期应该是个鼻音声母字。许多吴语今天读自成音节的 [n IJJ 或 [niJ ，

赣语有些方言也读 [nJ，常见于"女儿"一词。徽语读自成音节的 [nJ。闽、粤、客"耳"

字今多读鼻音声母也是一个证明。

南方方言存在"儿"尾和儿化韵现象，吴语、徽语保存较多(郑张尚芳 1979，徐通锵

1985，陈忠敏 1992、 1999，王福堂 1999，曹志耘 1996，平田昌司主编 1998，曹志耘等 2000 ，

赵日新 1999 等)，粤语也有，如信宜方言(罗康宁 1987)、广西桂平木乐方言(杨祯海 1989 ，

未刊)，赣语也有"儿"尾的残迹，多见于"女儿"一词(魏钢强 1997)，闽语也发现有儿

化韵现象，如大田后路话(陈忠敏 1999)。可以设想，早期客家话可能也有读鼻音声母的

"儿"尾。

2. 鼻音"儿"尾在南方方言的表现形式

鼻音"儿"尾在南方方言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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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l." 尾自成音背，讓本惆或扭戶。例如:吳i吾汗化方吉“組慟失JLse423 位zn341-31
dU341-313恥i詔"，果活溫州方吉“帶J Lte53-35IJ31咖'。

(2) “ JL" 尾自成音背井友生斐洞。例如:臭i吾溫州方吉“刀J Lt:)3 l-l lIJ3l-l1 "。
(3) “ JL" 尾和前-ì吾素合成JL化齣， JL化齣i袁前一活素的戶調。例如:南昌基(蔣

巷)方言“女JLnyn酬。

(4) “ JL"尾和前一活素合成JL化齣， JL化齣友生斐洞。例如:徽培屯溪方言“椅JLin加'，

|用浩大田后路活“番椒JLxuaIJ昨21tsÿ153" (原文元“几"，述里是革者根掘悽音后加的)。述

一笑JL化齣斐惆有吋由于前一語素的草字調不同金辱致不同的交調行方，跟本文吋洽的主

題夫系不大，述里不多汁拾。

(5) “ JL" 尾和前-1'吾素合成JL化齣， JL化齣友生超出戶洞系統之外的交洞。例如:

粵i吾信宜方言“路JLlun/''' (原文充“JL"，述里是建者根揖淒音后加的)。

客家方言的“奶"和JL尾己詮合成JL化筒。此理治上未說，述科JL化齣只是几化苗在

演斐和友展迂程中的某一小片斷。由于我們充法知道早期客家活“JL" 尾或JL化齣的情況，

今天的客家活也沒有其他帶鼻音的“JL" 尾或JL化齣的例子，“奶"字的JL化齣似乎是一小

孤例。果活不一拌，比如上海活的“軒"字和于波活的“鴨"字的i袁音，由T有早期方吉

文獻的資料和周迫其他吳培方言的共肘比較，我們可以勾面出一小比較完整的JL化齣漸遊

演交的脈絡(徐通備 1985、王福堂 1999、隊忠敏 1999)，而客家方言則很誰做到述一品。

掘王福堂 (1999) ， JL化齣的合音形式有兩笑:拼合型JL化齣和融合型JL化齣。拼合型

JL化齣是指合音以后“JL" 尾成克蘭尾，或“JL" 尾取代前-ì吾素齣母的原齣尾，“JL" 尾

和齣腹元音拼合在一起，二者可以明星區分卉末。融合型JL化齣是指合音以后“JL" 尾和

前一活素的齣母融合成另一語音形式，其中的“几"尾充法再加辨主人。客家方言的JL化齣

厲拼合型JL化勸，述店、可以)ÁJL化齣今天的語音形式上看出末。現在我們想探付一下客家

方言“奶"字的JL化齣是怎祥的一小拼合迂程，一小方言的情音系統或齣母系統封JL化齣
的音值有沒有制約作用?

前文說泣，賴活也有JL化齣的殘存現象，多見T “女JL" 一悶。比如南昌基(蔣巷)

方吉“女JL" 接 [nyn24J ， JL化的迂程是ny+n→nyn 0 遠是一神筒草的拼合型JL化齣。客

家方吉“奶"字的JL化情況比較踅朵，首先要付拾的問題就是“奶"字的接音。“奶"字在

齣括中有几小滾音，在絕大多數客家活里又斐成了JL化齣，我們充法知道遠些方言“奶"
字的草宇音是什么，因方除了表示“乳房、乳汁"外，“奶"字在別的場合口語中很少用。
“奶"字在「齣里有兩小樓音，在集齣里有四小龍音，列本如下z

f齣 上再莽齣奴午L切:楚人呼母。 集齣 上南非齣乃札切: J~雅牌奶母也。

上高蟹齣奴蟹切:乳也。 上再蟹齣女蟹切:博雅母也。

上戶紙齣忍氏切:姊謂之奶。

去再霏齣乃汁切:女字。

“奶"字在「齣里有蟹接汗口二等、四等兩壤，戶母都是泥母，戶酒都i宴上戶:在集齣里

除了有「齣里的i支法外，速有蟹撮卉口四等去戶泥母和止接卉口三等上高日母兩i寞。今天

多數方言“奶"字的滾音未源于「齣上高蟹齣奴蟹切，但有些方言“奶"宇悽音可能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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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尸齣上再莽齣奴札切，下文迪金淡到。狀釋文未看，“奶"字似乎既可以表示母奈，又可

以表示乳房、乳汁，遠在現代汲i吾方言中也可以得到印証。狀理洽上來說，客家方言“奶"

字的JL化齣既可以由蟹撮汗口四等的奴札切演斐而末，也可以由蟹撮卉口二等的奴蟹切演

斐而末，注可以由蟹撮卉口四等去甫的乃汁切演斐而末。不大可能由止接卉口三等上甫的

忍氏切演斐而末，因克南母不合，釋叉上也有距寓。蟹撮卉口二等客家活今天一般悽 [a汀，

蟹撮卉口四等一般i袁[e]或 [e] 方主要元音的商母。客家活“奶"字的JL化齣的主要元

音一般也是 [e] 或 [e] ， h人送店、未現察，主產者說方，客家活“奶"字的瑋音可能未源于蟹

擺弄口四等而不是蟹撮卉口三等，因均速祥可以更容易解釋JL化齣的形成泣程，如果狀蟹

撮卉口二等的 [ai] 齣未解釋，則要困堆一些。

下面我們就假設“奶"字未源于蟹撮汗口四等，未探付“奶"字的JL化垃程以及可能

遇到的一些伺題。首先要說明的是，我們不知道“奶"字卉始投生JL化的肘候，對吋的方

言i吾音系統是什么面貌，也吽勻今天大同小昇，也i午很不相同，要描捨一小准嘯的JL化迂

程几乎是不可能的。下文所傲的推測是以今天的方吉音系方出投鼠的，所推測的JL化迂程

未必准鴨。之所以要送么做，是因方各↑方言JL化的方式可能不一祥，但是JL化泣程中碰

到的伺題甜可能是相似的，希望能JA中友現一些規律性的志間。"奶"字友生JL化后，合出

現兩神情況。

一、 JL化后勾齣母系統中的某小齣母形式上完全一祥。遠祥 ， JL化齣就完全融入齣母

系統中，并合隨著遠小商母一問演交。三都、西河、陪川、香港(西貢)、屯自(沙現)、

深圳(沙失角)、中山(隆都)、增城(程多)、石城、全南厲述神美型。例如尸西階川客家

方言，蟹撮卉口四等今齣母i袁[e]和[汀，里然遠是兩小屋狀的淒音，蟹撮卉口四等今齣

母i袁 [ai] 或[e]、 [e] 先前母或主要元音的一般未說是較早的居坎， [e] 是早的居坎，

法[i]是較晚的居坎， JL化齣的形成泣程是: ne+n• nen , JL化齣勾齣母 [en] 相同。

二、 JL化后勾方言蘭母系統中的任何齣母都不同。述肘的JL化齣金投生交化，交化的

目的是要勻某小胡母相同，成方活音系統中的一員。孤立的几化齣游高于浩音系統之外容

易被淘汰。具体宋世有以下几神斐化方式。

1.用 [n]尾代替前-i吾素的商尾。梅基、翁源、連南、揭西、陌西塘口、~!3春三甲、

信宜忠賀厲述科美型。例如梅基活，蟹撮卉口四等今齣母法[臼]、 [ei] 、 [i] ， JL化曲的形

成迂程可能是: nei+n→nein→n凹，也有可能是: nai+n→nain→n凹，但前一神演斐可能

更自然一些。梅甚活既有 [an] 齣母又有 [en] 齣母，由 [e姐]到 [en]，是因方培音系

統充 [ein] 齣母，受語音系統的制釣，斐方相近的 [en] 齣母，但是由 [ain] 斐方 [en]

就不好解釋，因方它交方 [an] 齣母后，就沒有理由再斐方 [en] 齣母了，除非假設早期

的JL化齣曾經友生迂合井。

2. [n] 尾代替前-i吾素的曲尾，再由 [n] 尾交方 [m] 或 [IJ] 尾。武平、?都方言

厲i主科美型。例如武平方言，蟹撮汗口四等今齣母淒 [ei] 、 [i] ， JL化齣的形成迂程可能是:

nei+n→nein→m:n→neIJ。武平方言今齣母充 [en] 齣母，也充帶前鼻音的商母，受語音系

統的制約，交方相近的 [eIJ] 齣母。于都方吉蟹撮卉口四等今齣母i袁 [iei] 、 [ai]、[汀 ，JL

化齣的形成泣程可能是: nai+n→nain→nan→nam。于都方吉 [an] 、 [am] 都有，克什么

接 [nam]，不好解釋。如果以 [iei] 未推辱，也充法解釋。

3. 改斐齣母。述一笑型又分兩小笑: (1) JL化后的齣母在齣母系統中不存在，受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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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制约变为相近的韵母系统中的韵母。例如河源方言，蟹摄开口四等今韵母读 [ie]，儿

化韵的形成过程可能是: I)ie+n→I)ien→I)ian。河源方言韵母系统中没有 [ien] 韵，只好变

为相近的 [ian] 韵母。清溪、龙南、高州新桐、化州新安、定南、信宣钱排、廉江石角、

廉江青平、惠州(市区)、从化(吕田)也是这种情况，儿化后的韵母在本方言的韵母系统

中不存在，结果只能演变成本方言韵母系统中读音与之最相近的一个韵母。 (2) 儿化后的

韵母与韵母系统中的某一韵母相同，但实际读音却是另一韵母。例如铜鼓方言，蟹摄开口

四等今韵母读[e]、 [i]，儿化韵的形成过程可能是: nE+n→nen→n:ln。铜鼓方言今天 [En] 、

[:m] 韵母都有，但儿化后不读 [nen] 却读 [n:ln]，澡溪、瑞金、桃园、中山(南葫合水)

也是这种情况。

4. [n]尾加在前一语素韵母后并发生改变。 宁化、安远、长汀属这种类型。例如长汀

方言，蟹摄开口四等今韵母读 [e] 、 [i]，儿化韵的形成过程可能是: ne+n• nen• nel) • 

长汀方言无 [en] 韵母，也无带前鼻音的韵母，受语音系统的制约变为 [el)]韵母。

以上讨论的是读阴声韵的字儿化后在客家方言中的演变情况。读阳声韵的宇儿化后是

一种什么样的情形，还需要研究。儿化韵之所以会发生变化，可能有各种原因，有的原因

我们可能无法知道，但语音系统对儿化韵的演变有制约作用这点是可以肯定的。

以上讨论只涉及声母和韵母，未涉及声调。从客家方言"奶"字儿化韵的声调来看，

大部分读去声或阴去，少部分读阴平或上声。读去声或阴去的可以认为来源于集韵去声雾

韵乃计切，次烛去声读阴去也符合客家话声调演变的常例。读阴平或上声的可以认为来源

于广韵上声荠韵奴礼切，次浊上读阴平或上声也符合客家话声调演变的常例。广东高州新

桐方言"奶"字的儿化韵读高舒变调。

徽语有儿化现象，儿化方式一般是在前一语素后面加上鼻音 [n]，或儿尾自成音节(曹

志耘 1996; 平田吕司等 1998)，与吴语类似。徽语表示"乳房"义一般说"奶、奶奶飞个

别点说"奶儿"，"奶"字的读音来源于广韵蟹摄二等的奴蟹切。但是屯溪、休宁、野县、

祁门、要源的读音却比较特殊，电溪读[ cI)，i:e] ，休宁读[1).ia.. ]，要多县读[ cI),i:e] ，祁门
读 [nõ" ]，要源读 [fi'" ]。屯溪的 [i:e] 韵母来源于中古假、咸、山、梗等摄，休宁的 [ia]

来源于假、咸、山、梗等摄，要多县的 [i:e] 来源于假、蟹、咸、山、梗等摄，祁门的 [õ]

来源于梗摄，婪源的口]来源于戚、山摄。这些读音除声母都来源于古泥母外无共同的来

历 ， 但显然也和中古阳声韵的字同韵母。从徽语现在的儿化方式无法解释这个读音。笔者

认为这个特殊读音可能是早期"奶"字儿化的结果，"奶"字儿化后变成带 [n] 尾的儿化

韵融入韵母系统，后来韵母系统进一步演化， [n] 尾消失，最后变成今天的格局。这是徽

语较早层次的儿化残存现象。也就是说，徽语的儿化韵有过多层次并存的可能，这点可以

从吴语得到证明。据王福堂(1999)，吴语温州话、庆元话都有两种儿化形式，儿化韵和儿

尾。 儿化韵是一种残存现象，儿尾则是较新的儿化形式。现代徽语有很多特点像吴语，徽

语的底层应该是吴语。

闽语潮汕方言表示"乳房、乳汁"说"奶[ sni]"，来源于广韵上声荠韵奴礼切(李新

魁、林伦伦 1992 )，雷州方言母亲说"奶[ cne]" ，来源于广韵上声蟹韵奴蟹切，"乳房、

乳汁"说"奶[ cße]飞显然是用声调的不同来区别意义。"奶"字在闽语既有二等的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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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四等的读音。建阻方言母亲说"奶[ Cnai ]". 海口方言说[ clle]. 来历和雷州方言一

样。但是建阻方言表示"乳房、乳汁"说 [nai旷].与此相类似，厦门方言说[Ji汀，福

州方言说[ cllEiIJ]. 这个读音值得注意。笔者以为这个读音也可能是"奶"字儿化后得来

的，是"奶"字的儿化韵。前文说过，闽语也有儿化现象(陈忠敏 1999).如果这个结论

可靠的话，那么这种推测就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早期闽语许多方言可能都有儿化现象，

现在在某些方言里只剩下一点儿化的残迹，只有大田后路话还保留有较多的儿化韵。

粤语表示"乳汁"义一般说 [nin]. 詹伯慧、张日异主编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

照)) (1988) 有十八处方言读 [nin]. 声母来源于泥母没有问题，声调读阴平或上声，有的

读高平或高升变调。粤语很多方言都有高平或高升变调现象，高平变调往往与阴平调值相

同，高升变调往往与阴上调值相同，所以声调的来源可以认为是高平变调或高升变调。但

韵母不好解释。蟹摄开口二等粤语今韵母读 [a汀，开口四等读 [n汀，"奶"字儿化只有这

两种途径: 1. nai+n• nain• nin: 2. nni+n→nein→nin。在前文讨论客家话的时候，我们

知道，"奶"字儿化一般是 [n] 尾代替前一语素的韵尾。粤语无 [ain] 、 [nin] 韵母，但一

般都有 [an] 、 [nn] 韵母，"奶"字儿化后变为 [in] 而不是 [an] 、 [nn]，这一点也不好

解释。其他粤语表示"乳汁"义的读音由"奶"字儿化演变的情况同客家话类似。粤语读

阴上或阳上的方言不排除来源于广韵上声荠韵奴礼切。我们不知道早期粤语蟹摄开口二等

和四等的韵母是什么读音，从现在的读音去推测早期儿化的演变困难很大。如果说客家话、

赣语、徽语、闽语表示"乳汁"义的读音都是由"奶"宇儿化来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

由相信粤语也是这么来的。除此之外似乎并没有更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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